
油坊坐落在村庄里。
平房。屋子里幽暗，宽敞。一年四季大部分时间门都紧锁着，只在每年的

六七月间敞开，香喷喷的味道由内往外漫溢。 “好香！ ”这是刚出壳的香油味
道，满村庄里都能闻到。

肺腑里游走着油香，满脑子里闪现的都是昔日的光景。记得从前的这时
候，母亲特别是父亲异常的兴奋，他们把油菜籽摊在场院里一晒再晒，然后
背到油坊里去压榨。 油坊离家三四里地，麻包沉甸甸的，父亲背着一点儿也
不觉得累，反而步履矫健，仿若年轻人。我们知晓父亲为何如此的高兴，因为
他自豪有能力让我们敞开肚皮，大快朵颐———新香油煎麦粉粑特别的好吃，
特别的香酥，是舌尖上的美食，早前很多天父亲与母亲就在谋划。

那油坊在村庄最里头，光线不是太好，但能看见一堆堆鼓实的麻袋，一
堆堆的瓷罐与眼里闪烁着油润光芒的大人小孩。众人的目光投在炒锅上，投
在撞击进桩的汉子们身上。油菜籽倒进锅里，《炊事班的故事》里那么大的铲
子在里面左右搅动，一刻也不停歇，让人联想到交响乐的指挥场景。

震撼的还是榨油的场面，壮实汉子，光着膀子，抡起结实厚重的圆木，吆喝着
号子砸向进桩，呈现出来的是生命的力度与强悍。 砰！ 砰！ 进桩责任重，向前进！
向前进！ 油饼经受不住挤压，“出油了！ 出油了！ ”———这让人体会到了什么叫做
压榨。油如泉水般咕咕地冒了出来，色泽金黄，略微掺杂着些乳白，快乐兴奋地流
淌。 香味漫溢了整个屋子，不少人口腔里开始分泌出一种叫快活的液体。

榨油是个力气活，无论是炒籽还是撞击进桩，都很辛苦，都需要付出超
常的劳动。但榨油时节，汉子们的伙食也是特供标准。肚子吃不饱的岁月，汉
子们从早到晚每顿都是两大海碗干饭，饭头上更是油光铮亮。近水楼台，“揩
油”自是方便，嘴巴吃得咔吧咔吧地响，馋得看的人直吧嗒嘴巴。

“呵！你这油质清亮！ ”有人赞美起了压榨出的油的品质。 “是哦，我这油
质是不错，还不是因为晒得干，籽粒饱实。”被赞美的人满脸油彩。“你这油质
好，还不是我炒得好，炒嫩了油少，炒老了油焦，油清亮，说明我炒得分寸适
当。 ”炒籽的汉子没有得到夸奖，心有所不甘，自个儿表扬。 “不假！ 不假！ 这
好油质也有你的功劳。 ”被夸奖的汉子，满面红光，抡起铲子来更欢畅。

一个瓷罐接满了，再换另一个。 油汩汩地流入瓷罐，种油菜的辛劳在此刻
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奖赏。 油全部装入了瓷罐，幸福与自足也全部密封进瓷罐。

如今，这种手工作坊很少见了。 机器生产出来的油，缺少了生活打磨的
影像，粘稠，没有了原先的色泽清亮。这让人不禁怀念起了过往的岁月，那原
始纯粹的乡土风情，还有那潜入心底随时呼唤而起的家乡甜蜜味道。

汴水流

一场秋雨， 窗外的葡萄架上忽然就生出了几
片黄叶，心里竟陡然地一惊，仿佛流年暗换，鬓边
突然钻出的几丝白发。

两鬓可怜青，只为相思老，我不得不承认，这
么多年了，我依旧忘不掉江南的那座城，城里的
那个你。

一春犹有数行书，秋来书更疏。多少的蓬莱旧
事，空回首，烟霭纷纷。

从上海到张家港也不过 30 分钟的路程，多少
次从彭铺新村坐一号线到上海火车站， 却没有勇
气踏上到张家港的汽车。 知道你还在奥洋毛纺厂
上班，知道每周只有周日你才能休息一天，知道如
果白班你就去接女儿， 知道你骑的电动车已经换
了 3 次电瓶， 知道你还是和那个四川的铁姐们儿
一起去 k 歌……

谁说的相濡以沫天涯飘流？ 谁说的生生世世
恩爱白头？谁说的风雨同舟天长地久？电话里你的
嗓音依旧还是沙哑的， 电话里你的态度依旧是火
气很大的，电话里你的口气依旧是决绝的……

三年只觉流光速，一别方知见面难，已经是秋
天了，我在伊水之湄的小镇上度日如年，你在长江
岸边的那个小城鸡毛蒜皮。

长相思的白居易在洛阳说，汴水流，泗水流，流
到瓜洲古渡头，我查了一下地图，伊水注入黄河，而
汴水又来自黄河，在很久以前，伊水应该也可以流
到瓜洲的。 那么，我想你的心情，你应该知道———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

天净沙

天、净、沙，三朵开在秋天里的花。
很喜欢这简单的三个字，仿佛苦修经年的小和

尚，终于开悟；恰如人到中年，所有的沧桑和隐忍都
成了东篱的菊花，悠悠然开放在南山下；好像一条
九曲百转的山路，终于柳暗花明，炊烟袅袅……

秋阳下，母亲把收获的大豆拣了又拣，生怕有
小石子硌了牙，说，干净了才好吃。 父亲躺在竹椅
上，一把经年的紫砂散发着岁月的幽香。 妻子在房
顶上晾晒一床冬天的棉被，大红色棉布的被面上绽
放着大朵的牡丹花……华枝春满，天心月圆，在这
个秋天里，一切都显得安静、从容和温暖。

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所有的迷惑都有了答案；
蓦然回首的刹那，所有的不舍都有了寄托。何意百
炼钢，化为绕指柔，万千的过往，都恰似东山山上
月，轻轻走出最高峰。

天、净、沙，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学一学李

白吧，长风万里，大雁高飞，登楼痛饮，不亦快哉！
山上的红叶红了，看人家杜牧，一个人走在斜斜的
山路上，去探望那白云生处的人家。 明月朗照，泉
流石上，王维说，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荷叶一
颤，你看，那是鱼在游……

相看两不厌的， 不只是敬亭山， 还有天上的
云，余光中说，初秋的云,一片比一片白净。裁下来,
宜绘唐寅的扇面,题杜牧的七绝；还有南塘的秋，
木兰舟，两只桨，划过那个叫西州的渡口，就是长
满荷叶的南塘了。 单衫杏子红，双鬓鸦雏色，那个
采莲的女子青春正年少。偷偷把莲子藏在衣袖里，
莲子都熟得红透了。

你把忧伤画在眼角

我将流浪抹在额头

你用思念添几缕白发

我让岁月雕刻我憔悴的手

然后在街角我们擦身而过

漠然地不再相识……
枯藤、老树、昏鸦是天净沙；秋晚莼鲈江上,夜

深儿女灯前，也一样的是天净沙。

鸳鸯锦

已经是秋天了。
穿行在小镇的街道上， 屋顶上多了晾晒被褥

的女人们。丝绸的、棉布的、蚕丝的、羊毛的……一
床床的被子，艳阳下仿佛盛开的花朵，看得人心里
暖暖的。

想起了鸳鸯锦———相濡以沫的爱情、 不离不
弃的等待、 耳鬓厮磨的缠绵……万种风情的鸳鸯
锦、春宵苦短的鸳鸯锦、让人意乱情迷的鸳鸯锦，
要知道，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床锦被，就是一个
温暖的家啊。

那个时候，我还是小镇上一个偷鸡摸狗、喝酒
打架的小瘪三，正暗恋邻家的嫂子。

红纱锦帐珠帘挑，半床烟花暖闺阁。最喜欢看
她在阳光晴好的日子里， 把结婚时候的被子一床

一床的搭在房顶的绳子上———有时是象牙白的
丝绸被面上绣着淡紫色的鸳鸯，配着雪白的洋布
被里儿，仿佛窗含西陵千秋雪的样子，我常常想
她就是那只门泊东吴的万里船；有时是火红的丝
绸被面上泥金了夸张的龙凤呈祥，搭配满是小喜
字的竖条纹被里儿， 很有暖香惹梦鸳鸯锦的味
道；尤其是一床紫罗兰的缎被，被面是丝绸的，上
面满是丝线织就的金龙，逼人的帝王气象，而被
里儿则是乡间常见的蜡染，甲骨文样的寿字密密
麻麻 ，烟火气十足 ，两者搭配 ，真的是俗到了极
致，也雅到了极致。

酒力渐浓春思荡，鸳鸯绣被翻红浪，每每看她
晒被子的样子，我就忍不住的心猿意马，我想，等
我结婚的时候，一定也要做很多好看的被子,最好
是红缎子、绿缎子、黄缎子的被子。

那年在上海遇到了苏州的女子梅， 我最初用
得是九孔被， 后来她给我送来了一条 6 斤重的棉
被———被面是杭州丝绸，被面是大朵的牡丹花，周
围是龙凤呈祥的图案，被里儿是长条格子的，上面
写满了小小的红的双喜字。

缝棉被通常把角作成斜的， 而她缝的却是直
的。 看得出来，她是第一次缝棉被！ 一个江南的女
子， 也真难为她了！ 想象她在长江边的一个小镇
上，在粉墙黛瓦的窗下缝棉被的样子，那一针一线
该寄托了她多少的牵挂和等待啊！

棉被我大概只晒过一次， 睡在里面阳光香香
的，好像新婚后的小别。 只要是晒了棉被，我就彻
夜难眠！ 老是想起那个听得见江水哗哗的江南小
镇。那天她回家拿来第一次给一个男人做的棉被，
怕我笑她笨，反复地说，不许笑我，不许笑我……

一晃这么多年， 就这么糊里糊涂地过去了，
我已经是人到中年，不再是当年小镇上那个暗恋
邻家嫂子的幸福的小流氓了，心头，却满是中年
的恐慌。 流浪了多年，挣扎了多年，纠结了多年，
多少的牵挂却无从说起， 多少的隐忍却沉默不
语，多少的心酸却难以启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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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 阳

请李时珍出列

英国药品局新近发布不良药品警告， 一些国
药赫然在列，其中不乏名店名品。 要说呢，也没什
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一些中药含有有害毒素被拒
的现象，近十数年来时有发生，想到几十年之前的
同样问题，现在依然如故，不免佩服自己关于中药
的态度。

通常情况下， 我会劝诫亲人和朋友慎重对待
中医中药， 不仅是滋阴壮阳之类的阴阳学说缺乏
科学依据， 还因为各种烂七八糟的根茎金属离子
太多， 估计之前长期服用御医补药的皇帝十之八
九都是被这些东西夺去了性命。当然了，这只是估

计，也没什么可靠的证据来支持这种观点，比较那
些完全排斥中医的西医专家， 我觉得中医还是有
生存根基的， 至少西药不治的疑难杂症胡乱整些
草根树皮熬汤喝还是能够接受的选择， 先不管是
心病还是痨病，起码不乏治愈的患者。

有点不恭敬了， 列位迷恋草根树皮的养生高
人稍安，要怪罪的话，我们一起追究那些西学痴迷
者好了。

记得早先饱受中医磨练的鲁迅意见就很大，据
说是其父久病，遍请名医诊脉，开出的良方要经霜
的原配蛐蛐做药引，结果是名医也难辨经霜的蛐蛐
是否原配， 死了人自然会被鲁迅归到骗子的行列。
更狠的是大学问家钱钟书先生，据钱先生说，所谓
享誉一方的名医（中医）之所以不是驰名四方，是因
为另外的三方人家都被医死了，独独剩下身体强壮
的一方人家还知道医生的名号。 话说回来了，这应
该是另一个极端，所言未必可取，试想如果真的是
那样，中医早就寿终了，何来跨越千年的繁衍？单说
金属离子吧，古人并不知道这里面的古怪，但是不
靠现代科学，旧时的医圣、医仙却能科学地主张用
沙罐熬药，把金属离子的危害减少到最小，这是多

么神奇的学问啊！ 说远了，其实未必是什么神奇的
学问，而是经验，经验总结也是科学。

说到经验总结， 中草药这个行当首推之人无
疑就是李时珍及其《本草纲目》了。

《本草纲目》成书于明朝，被认为是为修改古
代医书中的错误而编，是李时珍亲历实践，广采博
收的结晶。据说李时珍倾听了逾万人的意见，参阅
各种书籍 800 多种，历时近 30 年方大成。 这部药
物学巨著也可以说是那个时代自然科学的扛鼎之

作。全书从药物的历史、形态到功能、方剂等方面，
做了缜密详述，收载各类方剂 11000 多条，涉及临
床各科，包括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等，除去 2900
多条为旧方外，其余条目皆为新方。更让我们敬佩
的是， 李时珍站在他那个时代所展示的科学创新
精神， 在书中他据理批判了水银无毒、 久服成仙
（长生）等权威说法，而为了证实穿山甲的食蚁生
活， 他还解剖穿山甲， 并在书中对解剖进行了记
载。诸如此类，正是这种不懈的探索，成就了《本草
纲目》的伟大地位。

然而敬佩之余兴许就有些感怀了， 李时珍以
降也有四五百年了，科学技术手段日新月异。实际

上早在上世纪末以来， 东洋和西洋医学就对 “本
草”注入了很大热情，一方面是药物成分的细致化
学分析，从基本元素入手，解决医理、病理的实证
问题，以生物制剂对症下药，使草根树皮跨入了生
物医学的殿堂， 另一方面运用高新技术滤出草药
的金属离子，去除毒害提高疗效。

反观李时珍的 “门徒” 却给人长进停滞的印
象，要批驳洋人的不良药品警告还真有点困难。不
说上世纪初年西学之人的嘲讽是否过头， 仅就当
下中医中药的一些流行现象就让人感叹。 现而今
仍旧祖传秘方盛行， 公元前二三世纪就泛滥的阴
阳五行学说至今虽然仍是说不清道不明的玄学，
却还是医理、药理的本位支撑，特别是目前电视节
目中流行的养生学问，专家脱口就是《黄帝内经》、
《本草纲目》云云，阴阳调和之说更是如空气四溢，
无处不在。我就奇怪了，为什么到了今天还会墨守
这些强词夺理的道理， 而不用心去找出有理有据
的证明。

本人还是支持国医国药的， 相信可以找到科
学的道理。 不过想到针刺麻醉之类的穴位实践失
败后，几乎见不到列位杂草专家的本质突破，有时
候见到那些蔑视草药的西医大夫坚决不饮草根树

皮汤水， 也很疑惑是不是有固执拒斥西药的中医
专家，老实说我主观地认为这种情形可能不会有，
就算是可以有。每每这个时候我就会想到李时珍，
如果他在当世，拥据那么发达的科技设备，一定不
会容许徒儿们阴去阳来谈方论剂， 估计可能的画
面是各色草药专家被李时珍驱策的忙乱不堪，“生
物本草纲目”或已大成，国医依旧屹立巅峰……

那么，请李时珍老师站出来吧。

雨季刚过的东北，犹如水饱之后的汉子，
滋润而慵懒。车行在去往长白山的山间路上，
便会时时感受到温润的水气中植物在拔节地
生长。 四周绿绿的山与倒影下绿绿的小河相
互纠结着，呼喊着向远方跑去。

远远望去，一片绿色在群峰点染下拱卫着
神话了的长白山，神话的长白山在我们心中也
便有了云雾笼罩下的神秘，这神秘似乎是一种
无法排解的缘。 这是一个不经意的日子，我们
划过身边浓浓的绿色的牵绊和山村小河边化
不开的水气，与千百万年的长白山解一面之缘。

据说， 这一面之缘在很多人那里都成了
解不开的结。因为，长白山的天气经常是变化
无常。 山下是好天气，山上却是云遮雾盖，让
很多人为千里迢迢而来却没能看到天池而懊
恼。 我们与长白山会是一种怎样的机缘呢？

随着海拔高度的不断升高， 长白山的植
物却变得越来越矮小， 尤其是那著名的岳桦
树，山下还很高直，随着海拔的升高，它却变
得低矮而扭曲， 一丛一丛， 见不到从前的挺
拔，可从它虬曲的枝干和干枯的树皮上，却能
感受到一种难以名状的历史感，或许是“高处
不胜寒”的因素吧。到了海拔 2000 米以上，周
围的景致反倒变得平静下来， 失去了周围山
峰的映衬，长白山多了一分冷峻，有了一分唯
我独尊的霸气。 到了海拔 2500 米以上，就感
到这山峰只能与蓝天、白云为伍，周围环峙的
群峰反倒成了高山下面的小土堆了。

踩着山顶的碎石土路登上山顶， 映入眼
帘的是一泓高阔的湖水， 这就是长白山的天
池。 在蓝天、白云下，天池就这样清晰地呈现
在面前，平静而自在，湖水映衬着蓝天，泛出
深深的蓝色。 《山海经》中说到长白山：“大荒
之中，有山，名曰不咸”，“不咸”意即“有神的
山”。 神山、圣水把长白山天池描摹的犹如人
间天堂。蓝天上白云飘过，白云的倒影在湖面
上随风轻轻地飘荡着，从这一边到那一边，轻
风起处，波痕淡淡化开，宽阔的湖面渐渐归于
平静。四周的山岩裸露着一种铁黄色，似乎就
是当年火山喷发烧过的痕迹。据了解，长白山
作为休眠火山曾经有过三次喷发， 最近的一
次是在 1702 年，距今仅有 300 多年。 坐在天
池边上，望着泛着深蓝色的湖水被周围 16 座
山峰掬捧着，心似乎已沉落到无尽的湖底。

突然想起， 来时路上提到的与长白山的

缘分。这就是我期待的不期而遇，或者说有缘
相见？ 一时愣住了，望着天池平静的湖水，四
周淡定的群山，天上飘过的祥云，一幅“水光
潋滟晴方好”的天池美景。禁不住问自己：“就
是这样简单？”于是在心中轻轻地描摹着云遮
雾挡、雨前风后的天池景象，想象着如果赶上
雨雾天气上山会是怎样一番情景？

下山的途中， 心中念念不忘的依然是天
池中的那泓水， 这些水会到哪里去呢？ 有记
载，这天池水是松花江、图们江和鸭绿江的三
江之源。 想来这水不会只是托在由山围成的
“水盆”中吧！。在《安图县志》中曾有称赞长白
山瀑布的诗“疑似龙池喷瑞雪，如同天际挂飞
流”。 延着这首诗的思路，我们找到了长白瀑
布。很远处就可以听到水落下发出的轰鸣声，
原来这长白瀑布真是挂在崖壁、倾泻而下，激
起的水汽在日光中泛出五彩。 远远地望着长
白瀑布，心中想着那池水，想象着面积达 9.2
平方公里， 平均深度达到 204 米的一池水倾
泻而出会是一种怎样的壮观！瀑布四周，山随
水势形成一个喇叭口， 这使得瀑布的轰鸣声
更加惊心动魄。仰望瀑布的顶端，似乎踮踮脚
就可以望见白云拂过的天池。

瀑布边的山大概是经过火山的炙烤，山
石皴裂，使整座山犹如用夯土砌成一般，似乎
可以想见火山喷发、熔岩流淌的时刻，周围的
群山在以自己石质的坚硬承受着熔岩烈火的
考验。 那时的大地一定是在震颤中寻找自己
的走向。 一番震荡之后，大地重新开始生长，
树叶繁茂、 鲜花盛开， 一切又归于往日的平
静。 当我们在“地下森林”中见到数百米的地
坑中依然有各种植物在顽强地生长着， 美人
松相互依附着， 高挑而张扬地挺直自己的躯
干向上生长，我们感受到一种生长的力量。这
力量生发于万尺地下，繁衍在万物之间，化成
山间每一滴水、每一丝气息，每一片绿色，隐
形在每个人不经意的身影中。

其实，这种生长本身并不需要圈圈点点，
它在数百往年的时光流转中静静地体味着春
夏秋冬，它不会犹豫、不会叹息，也不祈求。每
日望着天池上空的“云卷云舒”，云自在地飘，
水自在地流， 不会如我一般期待一种缘分中
的相见。对它来说，长白山上终日飘荡的白云
即便遮住天池秀水， 依然遮不住熔岩浇铸在
它心中的天池媚影。

□苏 东
我知道，妈妈，你同我一样没睡着。 我知道，妈妈，

你同我一样在心里叹息。 我知道，妈妈，你同我一样想
起了那遥远的村庄……

姥姥托人捎来的粘玉米正静静地躺在餐桌的一
角。 那上面还有我牙齿啃过留下的齿痕。 你说，老家的
玉米没有了当年的醇香。说这话时，我知道有一缕秋风
从你的记忆里吹过， 原野里伫立着的一棵棵玉米秸抱
着怀里的玉米棒子正从秋风的温度上获取着濡暖的香
气。 记忆里，你是一个馋嘴的妈妈，凡是从姥姥家带来
的一个素包子、一捆生韭菜、一棵大白菜乃至一块腌萝
卜都让你久久地回想起你的村庄。我知道，那里面除了
姥姥的温度，还有老家的记忆。

我知道， 那个泰莱平原上汶水河畔的村庄一直在
你的舌尖上安着家。 你常常梦呓般叙说着你的村庄。

妈妈，你把你的村庄挂在舌尖上，烙在心里头。 我
记得那天，我们乘坐公交回到了姥姥的村庄。 那天，姥
姥家门前的河沟蓄满了雨水， 黑色的泥浆还没沉淀下
去，水面上漂浮着透明色的塑料垃圾袋，一道道白色的
水沫纵横交织在水面上。 我问你，妈妈，这样的水能游
泳？你黯然神伤的表情就像呜咽的河水，抽搐着的流淌
在我后来的无数次梦魇里。

那天，我们一起走进你的南汶河，可是瘦削的河床，
泛着白沫的乌黑的水流，光秃秃的两岸，大型挖掘机挖
出的沙山堆满了河滩。 再也找不到了，你的水明草绿的
村庄；再也找不到了，你明媚如春的童年！

妈妈，你沉重的叹息久久地弥漫在我的周围，我知
道，你不想我的眼里只有高楼，只有柏油马路，只有汽
车尾气，只有喧嚣只有霓虹灯只有拥挤只有漂浮着的

白色垃圾袋……你把村庄告诉我，是想让我与你一起
分享遥远的快乐。 你很想给我留下一片净土，哪怕在
记忆的空间里。 你一直很担心我没有一片写意的乐
园。 我们就像一群圈养的小鸭，每天扑棱着翅膀，吃着
饲料，迅速地增肥。

你把村庄挂在舌尖，你把村庄嚼在舌尖。 难道，你
只能把村庄挂在舌尖？ 难道，你只能把村庄嚼在舌尖？

那天，隔壁二姥爷锄起一撮草后，迎着风跟姥爷叹
息着说，日子是好过了，可是这粮食还真没那些年有嚼
头了。 姥爷说，看看这地，板结成这样，能有啥嚼头呢。
我记得那天，我们从野外归来时，村里文化墙上正忙着
规制村委的规划，“生态发展，绿色农业”的畅想遥遥地
呼应着古老的村落。

我忽然有一种冲动：也许明天的太阳升起，汶河古河
床上会开出曾经的花朵， 也许田野的玉米秸又结出了甜
香的玉米，也许姥姥家门前的小河又流淌清水哗哗……

妈妈， 也许用不了多久你又该在睡梦里香香地咀
嚼姥姥包的饺子了吧？

舌尖上的村庄

□王雨城

□阮小籍

秋 思

油 坊
□吴春富

一个年轻人向一位智者抱怨：“这个世界简直糟透了！ ”
“为什么？ ”智者微笑着问。
“我发现身边的每一个人都讨厌极了，他们不是整天板着脸一副凛然

不可侵犯的表情，就是态度恶劣无礼至极。 我简直无法再忍受下去了！ ”
“忍受不下去，就要尝试着去改变他们。 ”智者平静地说。
“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
“从现在起，对每一个人微笑。 ”
年轻人非常想改变当前的处境，于是，他听从了智者的话，对遇见的每

一个人都充满善意，每天出门脸上总是挂着真诚的微笑。
时间不长，奇迹出现了，年轻人发现原来对他傲慢无礼甚至恶语相向

的那些人都友善起来，他在他们脸上看到了跟自己一样的微笑。
后来，年轻人又遇到那位智者，便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神奇变化兴奋

地告诉智者。
智者颔首微笑，说：“世界是一面镜子，每个人在其中看到的都是自己

的影像。 所以，改变别人态度最快的方法是改变自己的态度。 ”

世界是一面镜子
□ 张 前

平湖水碧映斜晖，
风动荻花惊鸟飞。
霜叶胜于春色美，
秋风醉卧人忘归。

只道家山万里，不知何处乡关。 油路铺成千百里，棚屋迁居八九
间，望鸿年复年。

旦夕飘摇风雨，无端骤起硝烟。 危地脱身三辗转，踏上龙舟心始
安，浩天明月圆。

破阵子·援外工人归来
□刘仁瑜

劳动

生命的劲歌

汗水

最难耐寂寞

不管流到哪儿

它都是那样热烈

那样欢乐

劳动

生命的劲歌

茧花

最喜好沉默

悄悄地悄悄地

开放劳动者灿烂的年华

人生的苦乐

被勤劳的双手

演奏成丰收的喜悦

劳动

生命的劲歌

让勤劳战胜懒惰

让岁月来不及蹉跎

迈开双腿跨越坎坷

创造生活

重塑自我

劳动

生命的劲歌

听

我们的心鼓

多么急切、悦耳
催促着你催促着我

让我们用一生的激情

同唱一首豪迈的歌

劳动，生命的劲歌
□熊腊元

飞行不借翅，峭壁化通途。
天布三千尺，地玑八万斛。
雷鸣连雨密，雾起锁人孤。
百转曲流后，勇清达海无？

问 瀑
□吴玉林

七绝·秋韵
□张善飞

暑热登高立展眸，雄阔厂容一望收。
高塔巨罐清锈水，钢架粗管除漆绺。
苦战六日抒豪情，检修暑月绘锦绣。
黄河当砚山为纸，再谱新篇颂擘遒。

塔林壮歌行
———献给征战暑月检修的一线员工

□周荣明

（“中国梦·劳动美”全国职工诗词创作大赛已经正式启动，面向全国
职工征稿。本栏目开始选登部分参赛作品。大赛详情请登录中国工人出
版社官网 www.wp-china.com，投稿邮箱：zhongguomengldm@126.com）

寂寞的人有两种，一种是什么话都听得明白，一种则是什么都听不明白。 赵春青 画

长白云遮天池水


